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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今天剧组临时安排我们俩给大家说段
相声。

乙：哎呀！ 我是搞声乐的，这不赶鸭子上架吗？
甲：别怕，说着说着就上路了，再说你也不

是鸭子呀。
乙：我是小天鹅。
甲：我俩往这儿一站，其实就是一部电影名字。
乙：哦？
甲：《美女与野兽》。
乙：《美女与野兽》？ 怪难听的，为什么不说

成《牛郎与织女》呢？
甲：这个比喻好！ （对观众）她已经上路了，

我再加把火把她拖下水。
甲：乙老师呀是我们陕南著名歌手，不但人

长得美，歌声更是无与伦比。
乙：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甲：我们陕南是著名茶乡，唱茶的歌几天几

夜都唱不完，乙老师她张口就来。
乙：（愣住）
甲：乙老师她张口就来。 （示意乙唱）
乙：唱《茶乡美》：请到茶乡来哟，请到茶乡

来哟，绿水青山勒，
百花儿开哟，茶乡那个风光哎，多可爱

呀依儿哟……
甲：果然名不虚传，大家还想不想听？ 掌声

再热烈再持久，乙老师的茶歌一首接一首。
乙：（唱《请茶歌》）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请

喝一杯茶……
甲：乙老师的茶歌几天几夜也唱不完（示意

乙继续唱）。
乙：哎呀！ 光我一个人唱也不好呀，你怎么

不唱？
甲：你没邀请我呀？
乙：（恍然大悟）甲老师不仅相声说得好，歌

声也是杠杠的，他张口就来（示意甲唱）。
甲：这难不倒我们相声演员，说学逗唱那是

基本功。
乙：（与观众互动）大家掌声欢迎。
甲 ：（唱陕南民歌 《采茶歌 》）阳春哟 ，三月

哟，上呀上茶山，姐妹采茶好喜欢好喜欢，山山
飘清香，处处是茶园，左手一把翡翠绿，右手一
把嫩毛尖，快快采呀快快采，采满了小茶蓝哟。

乙：你还真会唱，再来一首要不要？ 甲老师
的茶歌也是三天三夜唱不完。

甲：（张嘴不发音，做慷慨激昂演唱状）
乙：（着急状）咦？怎么没声音？音响师、音响

师———
甲：别叫了，话筒好着呢，我刚才是只表演

没出声。
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音响出问题了呢。
甲：老实说吧，我只会唱那么几首，还是昨

天刚学会的呢。 不过，我说一首歌，不但你会唱，
在场的观众绝大多数都会唱。

乙：哦？ 哪一首？
甲：《六口茶》
乙：《六口茶》？ 哦，耳熟能详，家喻户晓。
甲：这首歌貌似是男青年向女青年讨茶喝，

实际是陕南一首典型的爱情歌曲， 把陕南人委
婉、含蓄和羞涩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像陕北人直
来直去赤裸裸，（陕北话唱）“拉着你的手， 亲亲
你的口，咱俩个往那疙瘩里走……”

乙：还真是。
甲：不过《六口茶》这首歌也不完美，漏洞百出。
乙：哦？ 你说说看。
甲：它每一段都不合情理。
乙：哦？ 我还第一次听，新鲜！
甲：要不咱俩边唱边说。
乙：好啊！
甲：我们这是说相声，不能正着唱。
乙：那就反着唱，怎么反着唱啊？
甲：你是女的唱男声，我是爷们儿唱女声。
乙：哦，这么个反唱。
甲：啊，你行吗？
乙：来就来，（女扮男声唱）喝你一口茶呀问

你一句话，你的那个爹妈噻在家不在家？
甲：（男扮女声唱） 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

多话，我的那个爹妈噻已经八十八。
乙：这有问题吗？
甲：有问题呀，你是女的为什么唱男声？ 我

一爷们儿假声假气唱女声让人倒胃口。
乙：这不是你让反着唱的吗？
甲：噢，这个就不提了。 我问你，歌词唱的我

的那个爹妈多大岁数？
乙：八十八呀。
甲：你确定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八

十八？
乙：你不能咬文嚼字，人家意思是爹妈岁数

大了。
甲：可人家问的什么？ （唱）你的那个爹妈噻

在家不在家？ 你得回答在家还是不在家呀，人家
又没问你爹妈年龄，你怎么答非所问呢？

乙：在家不在家，无关紧要，俩老人年岁大
了，不管事儿啦。

甲：哦，不管事儿啦，就不尊重？ 就当是空
气？

乙：你这是钻牛角。
甲：我们接着来，我还能找更多问题。

乙：你这是在挑刺。 （准备唱被甲挡住）
甲：这次我先唱。 （唱）喝你二口茶呀问你二

句话，你的那个哥嫂噻在家不在家？
乙：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多话，我的那个

哥嫂噻已经分了家。
甲：人家问的是，（唱）你的那个哥嫂噻在家

不在家？ 你回答说不在家不就行了吗？
乙：我回答说分了家的意思就是不在家呀。
甲：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你的那个哥嫂”应

该多大岁数了？
乙：这个、这个，没想过。
甲：我给你分析吧，（唱）我的那个爹妈噻已

经八十八。 按晚婚晚育三十岁添孩子，（唱）你的
那个哥嫂噻应该五十八。

乙：就算是吧，反正已经分了家，现在不在家。
甲：我们继续往下唱？
乙：还唱得下去吗？ 你这不砸场子的吗？
甲：（唱）喝你三口茶呀问你三句话，你的那

个姐姐噻在家不在家？
乙：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多话，我的那个

姐姐噻已经出了嫁。
甲：哦，嫁人了。 那我再多问一句话，（唱）你

的那个姐姐噻今年多大了？
乙：这个、这个，有关系吗？ 反正这会儿不在家。
甲： 还是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吧， 爹妈八十

八，晚婚晚育，三十岁有了大儿子，哥嫂大概五
十八，老二是个女孩儿，你的姐姐应该至少五十
岁，对不对？

乙：对吧？ 反正已经成年了，嫁人了，这会儿
不在家。

甲：我们继续唱。 （唱）喝你四口茶呀问你四
句话，你的那个妹妹噻在家不在家？

乙：（唱）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多话，我的
那个妹妹噻已经上学哒。

甲：上学？上什么学？小学、中学、大学、还是
研究生？

乙：唉！ 你管上的什么学，反正这会儿不在家！
甲：我们要认真、要严谨，我知道你也不知

道，我再来给你分析分析吧，爹妈八十八，晚婚
晚育，三十岁有了大儿子，哥嫂大概五十八，老
二是个女孩儿，姐姐至少五十岁，老三是个女孩
儿，也就是你，结果老四还是个女孩儿，你的妹
妹应该至少四十岁。 四十岁不可能上小学，四十
岁不可能上中学，四十岁大概在读研究生吧？

乙：唉，你啰里啰唆的，歌词的意思就是妹
妹这会儿不在家。

甲：我们继续，（唱）喝你五口茶呀问你五句
话，你的那个弟弟噻在家不在家？

乙：（唱）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多话，我的
那个弟弟噻还是个奶娃娃。

甲：你的弟弟是个？
乙：（唱）我的那个弟弟噻还是个奶娃娃。
甲：还在吃妈妈的奶？
乙：嗯，还很小，不懂事儿。
甲：不对呀！ 爹妈八十八，晚婚晚育，三十岁

有了大儿子，哥嫂大概五十八，老二是姐姐，至
少五十岁，老三也就是你，生、生、还生，结果老
四还是个女孩儿，妹妹应该至少四十岁，怎么突
然冒出个还在吃奶的小弟弟？ 不会搞错吧？

乙：哎呀！ 歌词的意思就是弟弟很小，不懂
事，不碍咱俩的事儿。

甲：咱俩？咱俩有啥事？你可说明白，我可是
清白的。

乙：唉！ 跟你说话真费劲儿，是歌词里的一
对恋人。

甲：哦，那你要说清楚呀。咦？我已喝你几口
茶了？

乙：喝了五口茶，找了一堆茬儿。
甲：我们继续唱，（唱）喝你六口茶呀问你六

句话，眼前这个妹子噻今年有多大？
乙：（唱）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多话，眼前

这个妹子噻今年一十八，呦耶呦耶呓呦呦耶，眼
前这个妹子噻今年一十八耶。

甲：歌声优美动听，就这次答对了。 可问题又
来了，你的爹妈已经八十八，你的妹妹至少四十
岁，你的弟弟还是个奶娃娃，你今年一十八，也就
是说，你父母七十岁有的你？ 你比妹妹还小？

乙：哎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别咬文嚼字
钻牛角行不行？ 歌词的意思就是我妙龄少女、豆
蔻年华、还没成家，对面男子你大胆地追我吧。

甲：怎么是咬文嚼字钻牛角呢？ 世界上最怕
认真二字，真是气死我了。

乙：（不搭理甲，做掏东西状）
甲：咦？ 你干嘛呢？ 怎么不说话了？ 真是气

死我了。
乙：我正在掏手机呢。
甲：你掏手机干嘛呀？
乙：打电话呀。
甲：打电话？ 给谁打呀？
乙：120！
甲：给 120 打干嘛呀？
乙：你刚才不是说气死你了，我打 120 抢救

你呀。
甲：（恢复演员状）嗨！ 她在这儿等着我呢。

那晚因为都玩得高兴，彼此说话都没有分寸了，尤其是
拿我和阮茵说笑话。 我俩之所以成为主角，不外乎是这次预
选我俩排名一二，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阮茵,所以，在大家的
强迫下，那晚阮茵也喝了一点酒，我和这个喝了和那个喝，
喝得一塌糊涂。 有酒大家就更尽兴了。 阮茵是女孩子，知道
分寸，看看时间晚了，她就使眼色让我走。 她使了几次眼色
我都装作没看见，她又扯我衣角。

你干吗啊。 我喝高了，不理她。
她说：方英安，你也不看看时间，明天还要上学啊。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喝得开心，哪管她的想法。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不走，我走，她有点生气了，气哼

哼地走了。
她这一走，我的豪气一下子也走了一大半，放下酒杯，

说了一声对不起，就往外面跑。
方英安，你不至于把小媳妇看得这么紧吧，平时和我不

太说话的张晓霞此时却时冷嘲热讽。
刘向东也说：就是，方英安，一看你这人就没有出息，不

就是一个小媳妇吗？ 一发脾气不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啊。
我有点恼火，也顾不上他们的嘲笑了，说：闭上你们的

臭嘴，不准胡说，我是怕她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雷老师这时说话了：方英安你去吧，一路注意安全。
见雷祥文说话了，大家这才闭嘴，我和大家说了再见，

一溜烟地追了出去。
我虽然喝了酒，但我的脑子是清醒的，知道阮茵一定不

会回学校了，肯定是回家了。 要回家只有走河这边的路。 林
场在狮子口镇的上方，在桥头后面的山坡上，离镇上有一里
多路，刚好和我的家、和瓦场在一边。 阮茵要回家就不用过
河，从我们白天常走的路直接可以到瓦场，路、河水和小镇
是平行的。 但路不好走，先是沿河走一段，然后往山上走一
阵，再下到河，顺着河边走，穿过一片柳树林，就到了瓦场。
路倒是熟路，也不太远，可这六月初的夜晚，没有月光，隔着
一条河，镇上的灯光也照不过来，阮茵胆子又小，她一定会
害怕的。

我就顺着这条路往下找，边走边喊：阮茵，阮茵……我
又不敢大声。阮茵没有答应，我就叫她小名。她的小名，我们
平日里都不叫， 还是小时候喊的。 她最讨厌人家叫她小名
了，其实我也讨厌，但这个时候，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灰
子，小灰子……

讨厌，叫什么叫啊。 我刚走过桥头，走到狮子口派出所
的楼下她就从屋后阴影处站出来，一把拉住我，掐我：说过
不准叫我小名的，怎么又记不住了？

嘿嘿，我不叫你小名，你会出来？ 我傻笑。
贫嘴……咦，你怎么知道我走这条路？ 她也傻笑。
我说，你以为我真傻啊，你走那条路？ 你敢过河？
你不是发脾气跑了吗？怎么才走这啊。派出所离林场不

远，就在桥头边，是过去红庙公社所在地。 公社没有了以后，
就归派出所了。 过了派出所一直到瓦场就没有人家了，就是
那条高高低低的路了。 我知道她一个人不敢走，故意气她。

你……她张起爪子又要掐我。
走吧，我一把抓住她的手，不给她掐我的机会。 她抽了

几次没抽掉，就随我了，让我拉着她走。
黑黑的夜空里只有星星点点如白芝麻似的星星， 没有

月光，但我仿佛能恍恍惚惚地看到发白的路的影子，其实不
是看到，是感觉，因为太熟悉了，从会走路起就在这路上不
停地走过， 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摔着。 我牵着阮茵小小的

手，慢慢地走着，我真想这样一直慢下去，慢慢地走回去。 路
的右边是河水，六月的河水流得十分的畅快和从容，连水声
都是欢快的“哗哗”声响。 也许是我心情愉快的缘故？ 水不
大，但也不小，河面只有几丈宽，我们走的这边稍高，而河的
那边靠近街道的一边是平坦的，平坦的河面，平坦的沙地和
河滩，从街道楼房的窗子里钻出来的灯光，洒过河滩沙地，
洒到水面上来，昏黄的灯光在平静的水面部分还看不出来，
但越往我们这边越弱，可是由于路这边的岸高水深水流急，
弱弱的灯光洒在流动的水面上， 翻动的水花反倒折射出更
亮的光线，像水银，像白银，像碎银……若不叮当当作响，还
像打碎的豆花……我看得有些呆了，竟停下了脚步。

干嘛呢？ 阮茵见我不走了，摇我。
你看那水花真好看，你看像什么？
嗯……她仔细地看了又看，说，像梦？
嘻嘻……像梦？ 你知道梦的样子？
反正像梦，那样的美好，却又无法言说，不是像梦吗？ 她

噘着嘴，为自己的比喻得意。
走吧，我看你再做梦。 我笑着打击她。
我说的不对吗？
对啊。
阮茵当然对。 其实我和她这样地看水已经有很多次了，

她也问过我灯光或者月光下的水花像什么。 我一说像什么
水银之类的，她就嘲笑我，说我财迷心窍。 还说我缺乏想象
力。 我自己都有点讨厌自己了，怎么就这样缺乏想象力呢？

见我不说话，她拉了拉我的手说：怎么了？ 我的比喻比
你那银子的比喻好，伤你自尊心了？

你以为我的自尊心那样不值钱啊，我咧了咧嘴，笑了。
我看不到，但我通过她的手已经感觉到她的笑了，是那种会
意的一笑，这种笑通过她的神经她的肌肉她的手掌，让我很
清晰地感觉到了，就如同我看见了她的微笑一样清晰。

我们俩就这么手拉着手，嘴拌着嘴，竟然毫不费力地走
到了柳树林。 穿过柳林，就上了大路，路的里边是几丈宽几
千米长的稻田，从稻田中的大路往里走，就是由几个院落组
成的瓦场了。 阮茵的家在最下头，往上紧挨着的就是我家。

这片柳树林肯定是有历史的，我有记忆的时候，这片柳
树林已经很大一片了，但柳树都不大，是后来发芽长成的，
不过几年十几年。 而据爷爷说，原来柳树林是由几十株大柳
树组成的，这些柳树，我出生时已经是水桶粗了，至少有百
年了吧，最大最老的一棵柳树已经没有了，在我小学四年级
那年被雷劈死了。 那棵柳树可真大啊， 三个大人才能合抱
住，它长在河边，但它已经高过了我们后面院子的房子了，
你想想多高？ 当年它被雷劈死以后，瓦场几户人家拣来当柴
火烧，竟然管了三四家人一年的柴火。 周围的人都说那柳树
是神树，还给柳树披红，因为他们说他们经常听到柳树里有
说话的声音。 后来柳树被雷劈死后，人们才明白，原来大柳
树已经空了，里面住着两只黄鼠狼，是黄鼠狼在里面叽叽喳
喳的。

我儿时的乐园就是这柳树林， 是后来长成的几人高碗
口粗的小柳树林了。 记得小时候，我和院子里的小孩，阮茵、
曾家黑子、唐家里娃子、黄家三娃子等在柳树林玩翻了天，
我们一起打仗，往往我一个人是坏蛋，那时电影《孟梁崮战
役》正在街上放映，大家都学电影里的情节，我就演坏蛋张
灵甫，大家都打我。 小灰子阮茵看不过去，就帮我，主动当坏
蛋，站在我这一边。

看着这些柳树，我忍不住这棵摸摸，那棵摸摸。

你干嘛呢，阮茵问。
呵呵，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打仗的事不？
怎么不记得？ 你老是演坏人，受别人欺负。 你不说我还

忘了呢，哼，别人欺负你，你却欺负我。
那时不是小嘛。
你大了也欺负我。
我哪有啊。
你还不承认？ 你看你今晚就欺负我，喝酒的时候你就不

管我。
我这不是管了嘛。
那你去年还欺负我呢？
你栽赃，我哪有啊。
看看，你欺负人你都忘了！ 去年春天，就在这柳树林里，

你忘了？
阮茵这么一说， 我的记忆一下子就恢复了。 我……我

……我张口结舌。
你……你什么啊，不跟你说了，回吧。 阮茵说着自己“噔

噔噔”跑出柳树林跑上稻田间的大路，几步就回家了。 我也
往家里走。 走到门口，看见她已经“吱”地一声推开了他们家
的大门，侧身进去了，房子里的灯光从门缝里刚探出脑袋，
可是随着“吱”的关门声，灯光随即灭了 ，夜又恢复到了黑
暗。 我呆呆地立在那儿，一时怔住了，被这瞬间露出又瞬间
消失的暗黄色的光。

你怎么不进门？
我被这声音吓了一大跳，你吓死我了。 见黄桂英趴在窗

子里看着我，我没好气地说。
你这样不经吓啊。
咦，你怎么在屋？ 没在河那边给娘帮忙？ 我没好气地问。
你还问我？ 姨知道你们今晚不上自习了，怕你饿，让我

给你做夜饭呢。
爷呢？
爷早睡了。 你吃啥子？
不吃。
你是不是和小灰子一起去同学家吃了啊。
你烦不烦啊， 我不耐烦地说。 看着小英子有点受不住

了，我也难过，但我还是心硬硬地不理她。
小安，你和小英子能不能好好说话啊，爷在隔壁睡房里

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大声说我。
爷，没事，闹着玩呢，小英子搭腔，爷在那边不言语了。
见小英子还立在那儿不走，我没好气地说：我要吃酸菜

拌汤。 黄桂英听我说这话，马上笑了，欢天喜地地去了。
第二天早上，阮茵来敲我的窗子，我还没醒。 你等我一

下啊，马上好，我在窗子里面急急地说。 我三下五除二地抹
了一把脸，就冲出来和她去学校。 过河的时候，阮茵斜着眼
睛问我：你可是从来比我起得早啊，今天怎么了？

我知道她找碴，没理她。 她还不饶我，嘻嘻，怎么了？ 昨
晚是不是闹着玩晚了？

别多嘴，迟到了。 果然，我们从河堤上到学校操场的时
候，已经散操了。 几个看见了我们的同学正站在不远处，想
看我们的笑话。 我们正想溜过去，班主任肖琪玮黑着脸对我
说：你们俩怎么回事？ 以为预选上了就了不起了？ 离中考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你们还不抓紧？ 阮茵，你先回教室，方英
安，你到我办公室去。

我俩听了这话，撒腿就跑。

戏谑“六口茶”
王健春

感受安康的园林, 文字之外
把时光铭刻在目光里
留下层叠更替的轨迹和幸福的日子
或许只写一个偏旁
画面里隐藏了故人
尘封的记忆让所有的色彩
诠释安康四季里的味道

安康园林人绘就城市之美

初心、匠心、用心、暖心、清心
丰满生态安康城市建设的软实力
一江两岸公园、广场、古树名木
人文历史是安康故事的一部分
一点一点扩写园林城市的四季

穿行在那些像血脉一样交织的街巷
安康的过去和现在，一起涌来
点点滴滴的变化书写安康人的生活
每个章节都凝聚着安康人的热爱与付出
走在安康的街上
就像在老电影里寻找一个遗落的旧梦
一簇簇浅淡的树叶间漏过阳光

园林安康
胡庆军

唐明东 作秦巴雨后

汉水幽居

（相声）


